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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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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职业教育
许昳婷：您每年都会面对新生，他们最大的

困惑是什么？您真能为他们“解惑”吗？
周 宁：他们最大的困惑，大概是不知道自

己为何而来。为什么要学文学？为什么要学历史？
为什么要学哲学？当然，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
学人类学了。我们学院几个系的问题基本一致。
关于学文学的困惑，还相对少些。一小部分人表
白，学文学是因为个人喜欢；一部分人说，中文系
毕业，找工作考公务员不是太困难；一位学生的
家长还直言不讳，孩子的专业是他选的，上中文
系出来可以当秘书，当了秘书就可以当官；一大
部分学生表示无奈，是被“调剂”来的。至于为什
么学文学，没想过，或想不清楚，文学有什么用。

许昳婷：您能回答他们“文学有什么用”吗？
周 宁：可以回答。只是让他们失望或困惑。

文学当然没什么用了！我从来不避讳“文学无用
论”，问题是学什么就有用，有什么用？学医、学建
筑、学技术，固然有用。救死扶伤，营造广厦，促进
生产，改善生活，这些专业的用途是具体可靠的。
文学没有这类“物质生活”的用途，并不等于就没
有用途。人总需要精神生活吧。文学之用在精神
之用。大学里什么专业关照人的精神生活呢？文
学！如果一定要为大学专业落实个“用途”，那么
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动物水平的。有人曾经问
萨特，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萨特回答：是的，我
们可以不需要文学，但世界也可以不需要人！

我们不能遇事就问有什么用，那样太功利
了。人生之高贵，恰在于“无用之用”。学文学的意
义，就在一种无用之用。如果问我学文学有什么
用，我可以告诉他，学文学可以让你活得自由有
尊严、丰富而有想象力、智慧而有创造力，总之，
活得像个人。

许昳婷：可是，如果连工作都找不到，一日三
餐无着落，房子也租不起，还怎么有尊严呢？自由
是自由了，但那是野猪的自由。衣食无忧者，可以
高谈自由与尊严，那些准备进入社会的孩子们
呢？他们自食其力比自由重要，尊重社会选择比
个人尊严重要。

周 宁：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当您问文学教
育有什么用时，您是指文学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对
谋职择业有什么用。对于职业培训与职业选择来
说，文学教育的确没什么用。这一点我同意您的
说法，但我们讨论的是文学教育有什么用，而不
是文学作为职业教育有什么用。其实我从根本上
怀疑文学教育可能是职业教育。中国高校，从

“985”“211”学校到地方师范院校，都有中文系，
七八百个中文系都教文学，而且都把文学当职业
教育来教，这就有问题了。学文学当作家吗？有几
个学文学专业的人成为专业作家？获诺贝尔文学
奖？文学肯定不是直接对应职业的专业，我估计
学医学成为文学家，比学文学的成为文学家，成
功率更高。千万别把文学教育当作职业教育。世
界一流的文学家中，许多是学医的，鲁迅、郭沫
若、余华、渡边淳一、契诃夫、毛姆、柯南道尔，还

不算出身医学世家的福楼拜、川端康成、马尔克
斯……但有几位是学文学的？想当作家，用不着
去大学学文学。

许昳婷：文学教育难以成为职业教育。如果
学文学不能通向职业，还学文学干什么？或者说，
文学教育的意义何在？大学文科不如理科，人文
不如社会科学，最热的是经济专业，大学专业优
劣，取决于职业或就业条件优劣。大学文学教育，
除了培养文学教师与研究者外，作为职业教育的
文学教育空间非常有限。

周 宁：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学专业对
应职业，二是大学教育等于职业教育。首先，研究
高等教育的人注意到，越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大
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对口率就越低，香港只有百
分之六，上海不到百分之二十。大学培养的是人
的综合素质，而不是某一方面的职业技能。文学
是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部分。现代社会人们受教
育水平越高，大学的职业教育的意义就越小。其
次，大学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如果我们把大学
都办成职业教育学院，文学就没有容身之地了。
中文系可以改为秘书系，文学教学可以改为应用
文教学。这些年让人困惑的是，高等教育一边“大
学化”，30 年前的“学院”，现在几乎都改成“大
学”了；另一方面，“大学”又都按职业“学院”经
营，“就业率”成为大学教育的指标。如果让职业
就业引导专业，文学自然走投无路了。

许昳婷：文学教育如何摆脱职业教育的困境
呢？

周 宁：端正大学理念。首先，不要把大学教
育等同于职业培训。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人的教
育，而不是职业人的教育。职业教育把人当作工
具，大学教育把人当作目的。这与现代大学的传
统有关。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大学理念可以
追溯到《大学》，教“大学问”、养真君子。但中国现
代大学体制则来自西方。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欧
洲中世纪大学的教育宗旨是博雅教育。教育内容
已经包括了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这种大学
理念，通过牛津大学代表的英国大学教育传统，
延续到现代，大学教育是人格教育完人教育。以
创建柏林大学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大学出现，在中
古学术传统上，更强调自由思想与自由教育的现
代大学理念。按照利奥塔的分析，现代大学教育
要让个人获得知识，将科学原则、伦理理想、道德
目标统一到人的主体性上，并为知识和社会的主
体提供合法性证明。美国大学试图融合英国传统
与德国传统，既培育绅士又培养学者，当今世界
普遍的大学教育模式是美国创立的。中国现代大
学移植了西方的大学模式，基本理念是德国模式
的，但同时也追求博雅教育。蔡元培在美国柏克
利大学的演说中提到中国大学应该综合传统的
孔墨精神、英国的人格教育、德国的学术研究、美
国服务社会传统。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也
强调通识教育，以《大学》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
本思想，通识教育培养的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均有了解会通“通才”。大学教育
在塑造人，不在塑造职业人。

许昳婷：您的意思是，首先要明确大学的意
义，然后才可明白文学教育在大学中的意义。什
么时候大学教育不简单等同于职业培训，文学教
育就有意义了。

周 宁：是的。大学把人教育成完善的人，而
不是把人教育成工具。在以人为目标的教育体系
中，文学教育至关重要。

许昳婷：我认识一些学习文学专业同学，希
望自己日后成为研究文学的学者，他们中肯定会
有一些人迈入文学教育的体系中来，成为学者或
者高校教师，您对这些同学，有什么期待或者希

望呢？
周 宁：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文学作为专业

最终通向职业，他们是幸运的。但选择这一职业，
不像想象得那样浪漫，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在寂寞中等待，而唯一能让你坚守的，是对文学
本身不变的热爱。

文学作为专业教育
许昳婷：文学无法作为职业教育，是否可以

作为专业教育呢？大学都设有中文系、外文系，中
文系至少三分之二的课程属于文学教育，外文系
也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属于文学教育，作为专业教
育的文学教育，又有什么特征呢？

周 宁：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文学教育还是有
微妙的区别的。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内容比重大，学
语言的手段和目的可能是学文学；外文系的文学教
育内容比重较小，学文学的手段和目的可能是学
语言。因此，文学作为专业内容，主要在中文系。

许昳婷：这么说，文学作为专业教育，主要在
中文系。那么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状况如何呢？

周 宁：中文系的确是以文学教育为专业教
育，但目前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主要是关于“文学
知识”的教育，掌握文学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学
经验，学习文学，是生活在一种文学精神中，而不
是记忆一些文学名词或理论。文学教育应该以
文学经典阅读为主，文学存在于经验，不在理论
与历史。目前大学的文学教育分三大部分：文学
史、文学理论、作品选，其中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
析，占的比重通常不足三分之一。文学史从先秦
讲到新时期，从古希腊讲到后现代，学生听过一
大套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背景介绍——这些
内容大多是从历史书上搬下来的，紧接着就是作
家生平与作品梗概，这些内容又属于各类文学词
典。学完文学史，大概只有两种用途，一是考试
换学分最后换文凭，二是充谈资，聊起“文学”博
古通今，但具体到文学作品，则无语以对。懂文
学史不懂文学，这是目前大学文学作为专业教育
的一大问题。另一大问题来自文学理论。大学
文学课堂充满各种高深的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
德到德里达，从《文心雕龙》到时下人编写的各类
文学基本原理。学生所学的文学知识只是一系
列空洞艰涩的概念，没有成为深入情感与想象的
修养。

许昳婷：这样文学教育岂不成为变相的历史
与哲学教育了？但是，中文系教文学史与文学理
论，忽略了文学本身，真正的文学存在于作品之
中，难道中文系学生只阅读小说诗歌就可以了
吗？

周 宁：只读作品是不够的，但作品的阅读
与分析应该是文学教育的主体。博尔赫斯曾经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了 20 年文学，他拒绝给
学生开参考书目，不让学生读文学史或文学理
论。他认为文学只活在作品中，他要求学生大量
地读原著，从中获得精神涵养和具体的幸福感，
美是能使人幸福的。文学像美丽的风景、爱情、食
物的美味一样，只有体验，才能得到。

许昳婷：文学教育中文学作品的阅读是最重
要的。阅读文学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

周 宁：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大学文学教
育不仅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而且，大学所教的
文学作品，与当下学生日常阅读的文学作品严重
错位。学生自发阅读的作品，大多是通俗小说网络
文学，他们的文学趣味是这类作品培养的。中文系
的同学中，不乏没有通读过四大名著的，没有读过

《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或《堂吉诃德》的。文学
经典让他们感到枯燥乏味。大学文学教育如果不
能引导学生发现文学经典的魅力，培养高雅文学
的趣味，文学作为专业教育就是失败的。

许昳婷：不读作品，不足以领悟文学；不读经
典作品，不足以培养高雅趣味。作为专业的文学
教育，难道就是为了培养高雅趣味吗？

周 宁：培养高雅趣味是内在精神修养的方
式，是所谓“有教养的人”的基本素质。作为专业
的文学教育，关键在养成领悟文学经典的能力，
并通过这种能力，将文学经典蕴含的精神内化为
人格的内容。文学教育是完美人格教养的一部
分，而且是重要部分。

许昳婷：这样说，文学教育已经从专业教育
进入素质教育了。

周 宁：的确如此，文学教养不仅是某一个
专业必须的，而且是一位有教养人及其高贵的生
活必须的。文学让人体验到人与这个世界的最根
本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协调一致的，真实与想象
尚未分离，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是被概念
与事务固化物化之前稍瞬即逝又生机勃勃的、充
满感性荣光的世界。文学是感性审美的，也是道
德崇高的，它能使人高尚勇敢，富于同情心与正
义感，洞察力与敏锐的思想。养成完美的人格，文
学教养必不可少。

文学作为素质教育
许昳婷：文学教育作为专业教育，可能仅限

于中文系或外文系，但作为素质教育，则与整个
大学教育各个专业相关。您认为所有专业的学
生，都有必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学教育吗？

周 宁：当然，只不过在目前的大学教育体
制内，这还是一种“奢望”。大学教育的目的，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培养完人，即韦伯所说的“有学养
的人”。文学修养构成“学养”的必要部分，是人文
教育的核心内容。古典时代人文与科学是统一
的，对人的认识与对自然的认识通向同一真理，
即关于世界的真理。启蒙运动之后，人文与科学
分离并最终分裂，两种文化各有各自的领域、各
自的内在组织模式、各自的体制和各自的知识领
域。两种文化有时还可能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
但大多数情况下，在个人身上，两种文化已经彻
底分裂了。一个人可能拥有高深的科学知识，但
个人品味却很低俗。这是现代大学教育制造的人
格分裂。

许昳婷：也就是说，科学与人文教育的分裂
造成受教育的人的人格分裂。

周 宁：是的。大学里游走着许多“知识动
物”。他们不仅造成大学的精神荒芜，也造成个人
生活的痛苦。他们感受不到生活与世界的美和丰
富性，他们的个人精神世界狭隘阴暗，他们在精
神上已经不再是活着的人。他们听不到优美的声
音，看不到令人沉醉的景象，繁花似锦的春天草
地无法让人感动，月光照临的大海泛着水母的磷
光，也不会让人感到神秘。当人对世界的丰富细
腻失去感受力的时候，人便会陷入孤独与绝望。
那是危险而痛苦的。人的丰富的情感生活是靠文
学培养的，文学修养的缺失，会使人的精神生活
枯涸，会使 20岁的青年比 80岁的老人在精神上
还要颓丧绝望。

许昳婷：目前大学校园经常出现精神缺陷的
学生，您认为与人文教育或文学教育的缺失有
关吗？

周 宁：我相信文学可以拯救人的精神生
活，让人高贵、自由、勇敢、坚定，马尔罗说过，文
学就是反命运。当然，如果你患了抑郁症，去读文
学作品是治不好你的病
的。但换个角度说，一位有
丰富的文学修养精神丰富
的人，是很难患上这类精
神疾病的。因为伟大的文

学作品，能让他感到幸福与丰富，为他驱赶孤独，
回归沐浴在感性荣光中的世界原初的乐园。

许昳婷：其实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人文教育
或文学教育的缺失问题，于是催生了许多的课程
改革实验或学科建设的构想，但以我观察到的情
况，似乎这种缺失的问题依旧没有什么改观，甚
至有恶化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这不禁
让我想到了老舍先生在《茶馆》中的一句话：改良
改良，越改越凉。您对于所谓的“通识教育”怎么
看？

周 宁：通识教育的推行，需要能力与制度
的保障。我们的教师，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好通识
课程的；我们的学生，带着消遣的心态或职业教
育的期望，也学不好通识课程。通识教育的合理
性基础在于将知识与人格当作教育的目的。

许昳婷：这些年我们已经逐步意识到大学教
育中科学与人文教育分裂造成的问题，加强文学
教育可能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任。问一个具体的
问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大学的文学教
育是一种鼓励吗？

周 宁：很抱歉，我还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在
我所任教的大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首先
是一个新闻事件。如果联系到教育，我看与其说
是鼓励了文学教育，不如说是鼓励了爱国主义教
育。

许昳婷：莫言获奖，您所在的大学的文学教
育有什么反应呢？或者说，您认为应该有什么反
应呢？

周 宁：我们的反应是开了一个关于莫言的
研讨会，学者们仓促地读了论文，然后就若无其
事了。我认为应该有的反应是持续深入地阅读
莫言的作品，看看自己能否生活在莫言的作品世
界里，感到幸福还是痛苦，希望还是绝望？如果
莫言是一位诉说者，你愿意聆听吗？如果莫言是
一位聆听者，你愿意诉说吗？如果莫言的作品展
现了一个痛苦残酷或激情低俗的世界，你可以从
中升华出人性的尊严与美，让想象冥河中的双桨
变成天堂中飞鸟的翅膀吗？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不愿意生活在莫言的作品中，我感受不到高贵
与希望。那么，好了，换一部作品阅读，就像换一
处旅行。文学教育就是在不同作品中旅行，经历
不同的风景，见识不同的人与事。如果遇上与你
精神默契的作品，就暂时收起风帆，停驻在这个
港湾；厌倦了，随时再起航，进入另一部作品。文
学教育是终生教育，一生阅读，终于收获幸福完
满的心灵。

许昳婷：文学教育是大学所有专业学生应该
通修的，您认为作为素质教育的文学教育，可以
弥合现代大学中“两种文化”的断裂吗？

周 宁：我无法回答是否可以，只能说应该
努 力 。 教 育 应 该 努 力 使 人 类 文 化 的 三 个 领
域——科学、艺术和生活——只能在个人人格上
获得统一（巴赫金语）。至于科学与人文在现代
教育与人格中的断裂，已经很深了，在大学素质
教育体系中开设文学课，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科
学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科学的尺度、方法与功
能渗透到大学制度与学科体制中，形成一种科学
化的学科规训制度，这种制度又被高度大学行
政化加剧。大学从事知识生产，经营“知识经
济”，不是培养完善的人，而是培养“人力资
源”。文学乃至人文学科能做什么？在过去 10
多年的高教“大跃进”中，人文学科受到来自
科学与行政不同方面力量的挤压，自我感觉像
是荒岛上的一群守灵人。人文学院为本院开设
人文学科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地为全校学生开
设人文知识讲座，其中包括许多文学内容，也
受到不同专业学生的欢迎，但我们依旧惶惶不
可终日。毕竟在现代中国大学体制中，文学教
育只是一朵风雨飘摇中的“奇葩”。我又想起萨
特的话，像咒语一样：这个世界可以不需要文
学，也可以不需要人。

大学中的文学
——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宁访谈 □许昳婷

郑崇选的文学评论集《镜中之舞》（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对我的冲击震撼，前所未有。

郑崇选是一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非
常熟悉的文学评论家，可谓耳熟能详，如数家
珍。这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文坛的动态，
并进行即时性、追踪性的研究。因此，当市场经
济使文学的整体境遇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一下子
就抓住了症候，敏锐巧妙地选择消费文化作为切
入口，并从多侧面多角度深入地分析消费文化对
于世纪之交文学深层渗透及其成因。该文学评
论集紧紧围绕着文学叙事的审美性和消费文化
的消费性两个主要问题逐步展开，并在最后指
出当下消费文化在文学叙事上的两个失误，即
文学叙事中审美性、超越性的缺失和历史化的
放逐，从而导致文学离真实的现实生活更远，
进一步边缘化。作者对此感到分外焦虑。该书
论从史出。作者所作出的判断与评价，均建立
在中外文学理论和丰富的文学史料基础上。作
者并非从单一的局部的文学创作中作出评判，
得出结论，而是通过消费文化这一无处不在的
镜像，对世纪之交的诸多领域和多种文学样式
进行整体性的比较观照，从文学与文化的关
系、文学生产方式、文学观念、传播方式、新
的文学形式、文学表现内容、文学的未来命运
等几个方面一一揭示了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
发展的深层渗透。这种全景式的把握，显示了
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论及的命题都是牵涉
极广的大问题，驾驭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作者
的理论素养与把握材料的能力极强，对每一个
领域都有独到发现和精当论述。与有些人采取
大而化之的泛论不同，他从不纠缠枝节，而是

抓住根本，举重若轻，如认为“性”是欲望抒
写的核心，赤裸的性描写，成为作家自娱和娱
人以及自我表达欲望和渲泄的工具。又如，认
为女性文学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繁荣，是由于
女性的无奈和男性的别有用心等，都抓住了问
题的实质，颇有创意。

对大量作品的准确把握和深入细腻的分析，
显示出作者超凡的艺术感悟能力。这其中有对
作品主旨和美学风格一句话概括的宏观把握，有
对作品精彩绝妙的文本细读，在感性、灵动、鲜活
的感悟和体验上，不乏理性折光，富有学理性。
至于文本细读的传神之处，更是随处可见。较有
代表性的是对王安忆《长恨歌》的分析，作者认
为，王安忆试图通过一生都处于时尚前沿的女人
王琦瑶来描绘上海的历史，以表达作家的怀旧文
化情绪和都市的消费文化心理。此外，作者通过
对《废都》《欲望的旗帜》《沧浪之水》《桃李》《三人
行》等作品的分析，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消
费转型，他们由具有担当意识和批判性的文化精
英，沦为世俗化的庸常之辈，成为消费文化的衍
生品，境遇十分苍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理论结
合实际，也是该文学评论集的特色之一。作者旁
征博引，涉猎甚广。与那些以占领学术前沿话
语、照搬西方概念以哗众取宠盗取虚名的人不
同，他自然圆融地吸纳中外文学理论资源，并将
它们化为自己的学问，自然恰切地佐证自己的观
点。那熟稔自如，信手拈来，左右逢源，显示出深
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知己知彼的恢弘视野。更
可贵的是作者严谨的治学志度和重在考据的立
场。他从不做空穴来风的高蹈宏论，先进行一番
名词爆炸，让人一惊一乍中不知所云，然后草草

收场，不了了之，言之虽然有序，但却无物。而
《镜中之舞》在展开批评前，总是限定范畴，作
出科学谨严的界定，然后由表及里，层层推
进，通过对大量文本丝丝入扣的分析，水到渠
成地得出结论。他往往在宏观上进行整体性把
握，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放置于当代消费文
化语境的背景上进行审视辨析，呈现出从感性
直觉到理性思辩的蜕变过程。在分析“欲望叙
事的消费性”时，先将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
代之后的欲望叙事加以甄别，指出前者的欲望
书写，“弘扬的是人性的健康发展”，它在那禁
欲主义盛行的时代具有启蒙现代性的诉求，它
对呼唤人性回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90年代
以来的欲望叙事，主要表现物欲的追求、性的
消费化，以及各种消费形象的描写。紧接着作
者通过对朱文颖的《高跟鞋》、毕飞宇的《那个夏
天，那个秋季》、卫慧的《上海宝贝》、朱文的《我爱
美元》、刘震云的《手机》等大量文本的精当分析
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真正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
理，观点与材料相统一。

作者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移的人
文情怀，以及扎实的学风和问题意识，而并非
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他把对文学叙事的考
察放置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正是谢冕所
倡导的：“唯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
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
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可靠的。”面对着分工精
密化和知识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面对着骚动与
喧哗、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坛，作者挺身而出进
行精深的梳理，作出自己的描述和理解，以切
实的分析警世。该文学评论集具有一种散文美
和诗意美。与大多数学术著作行文生涩枯燥乏
味不同，该文学评论集自然流畅、行文流水的
散文语言，那由于愤激、焦灼而抑制不住的磅
礴激情，那飞扬的文采、哲思和诗性表达，无不
让人情思俱动，感到畅快，获得审美的愉悦。它
自然使人想起李健吾、唐湜和谢冕等的文学批
评，其中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和生命力的涌动。

从喜爱文学到创作评论再到出版专著，胡百顺用了30年时间，走过了一段不
寻常的文学路。作品集《风雨文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品味思语》（中国文联
出版社2012年）的出版，既是他品阅生活、品味文学的审美记录，也见证了他一段难
忘的人生历程。这如许的“记录”与“见证”中，有蜗居宿舍、克服教学任务繁重、资料
匮乏、投稿被拒等困难，写作有关现实主义、典型理论、人物原型评论文章的甘苦，
亦有品味人生、融理性思考于感性审美的文学作品；有白衣飘飘年代的浪漫激情，
亦有物质主义年代的嘘唏感慨。“文艺短论”系列、“典型专论”系列、“品味生活”系
列，或个案研究，或综合论述，或记游抒怀，或叙事明理，无不透着生活的本色，流淌
着生命的情思。

作者之所以将文集取名为“风雨文谈”：一方面有感恩生活、感谢文学的用心，
另一方面也有超越自我、追求精神自由的思考。“风雨”既喻指人生的坎坷与奋斗，
也暗指耕耘文坛多年付出的辛勤劳作。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文学批评训练，没有批
评家、教授、学者头衔，但从生活潜流出发，从文本细读出发，从内心感受出发，胡百
顺写作了一篇篇今天看来虽略显稚嫩但又不无个人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没有高
深道理，没有艰涩术语，全然是“谈话式”的娓娓道来，叙说“生活原型与文学典型的
关系”，辨析“鲁迅小说虚与实的相生相偕”，演绎“《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形象”，阐发

“阅读《孟尝君听琴》的启示”……于细微之处生发开去，于平凡小事引发思考，简约
扼要，分寸把握有度。

与《风雨文谈》以评论为主不同，《品味思语》是一部散文、小说、杂论的合集，
“品味”一语取自其中的系列散文“品味白茶”、“品味桃源”、“品味雁荡”、“品味兰
亭”、“品味红枫”、“品味生命”……虽是一组记游状物散文，但因为有“生活”的积
累、作家“自我”的介入、“思语”的助力，读后，了无当下一些游记散文的鸡零狗碎印
象，而是在现实的描摹、情感的浇铸上见心思，融入对人生历程、社会现实的万千感
受，藉此，品味庸常生活的馈赠，品阅“风雨”文学之美，玩味王羲之“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的放达乐观之情，思索“红枫”的自然自在生长之道。小说《一个女伶
的仕途风波》构思精巧，在有限的几个人生片段中叙写一个女性的仕途浮沉，表现
她的虚荣、势利、自私、好强的性格特征。“杂论”中的《“争鸣”与“争名”》《话说“拼
凑”》说理透彻，文风朴实，现实批判性极强，读来饶有兴味。

如果说《风雨文谈》的评论力求客观公允，以走近文学本体为旨要的话，《品味思语》则重在个体
感悟，以“品”和“思”为关键词，品味人生的万千感慨，思考道法自然的内在深意，个体性极强。可能
是现实的吸附力过于强大，抑或是急于为社会上的各种痼疾开出药方，作者在行文时会不自觉地

“现身说法”，评论时政，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散文应有的美感，尤其是内在的情感节律，个别篇章
甚至给人以牵强之感。这一点，当是胡百顺今后创作要多加注意和力戒的。

叶辛在《品味思语》的“序言”中说，胡百顺“与文学同行40年，那份执著，那份狂热，那份坚定，
实在令人钦佩。文学是清苦的，又是神圣的。百顺先生几十年怀着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与文学同行，
没有收获财富，但也许收获了快乐，收获了哲思，收获了幸福。”可见，胡百顺对文学的热爱是笃诚
的，他的写作是非功利的，是兴趣使然，他的评论和创作透着“草根”的气息，与时代、与生活、与自我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功底深厚的文学批评
□陈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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